
05C2015年7月1日 星期三 编辑／柴婧 校对／赵恒 组版／吴芳

独家连载

嬉笑怒骂
讲述美国

04 姑娘抱来火药桶

她刚走出城堡，印第安人就看见了
她，但他们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不知道
她要干什么。在他们看来，这个姑娘是
不可能被派出来执行任务的。

伊丽莎白装出很镇定的样子走进
了房子，两分钟过去了，印第安人还是
纹丝不动。

城堡里的人提心吊胆，生怕印第安
人朝她开枪。当他们看到她抱着火药
桶重新出现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伊丽莎白抱着火药桶飞奔起来，很
快穿过了开阔地带。

就在这时，印第安人突然意识到了
她在干什么，一时间枪弹如雨。

由于伊丽莎白跑得实在太快，印第
安人一枪也没有打中她。

伊丽莎白跑进城堡，把那桶火药放
下，大家纷纷跟她握手，表达对她的敬
佩和赞赏之情。女人都能这样，男人更
应该“不成功则成仁”。

紧接着，印第安人发动了猛攻，但
遭到了城堡里面密集火力的反击，一直
打到天黑，城堡都坚如磐石。

后来，英国殖民者的援兵到来，城
堡里的人得救了。

这只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殖民者
跟印第安人斗争的一例。事实上，北美
殖民史和早期的美国军事史，就是一部
尽最大可能把最多的白人武装起来并
让他们随时上战场打仗的历史。比如
普利茅斯殖民地在1633年就规定，每
个成年男子必须拥有1把火枪、1条子
弹袋、1把刀或剑、2磅（1磅≈0.45千
克，下同）火药和10磅子弹。

这些民兵的动员速度很快，他们的
这种作风延续了下去，所以，在后来的
北美独立战争中才会出现“一分钟人”。

在欧洲，统治者非常不愿意让他们
的臣民掌握足以发动叛乱的武器，但是
在北美殖民地，出于自卫和打猎的需
要，几乎每个人手中都有武器。

身在欧洲、远隔重洋的君主鞭长莫
及，根本就禁止不了北美殖民地的居民
拥有武器，只能听之任之。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对公民普遍
有权持有武器这一原则做了简明扼要
的总结，其中规定：管理良好的民兵是
保障自由州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
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

两三百年来，这种人人都有权持枪
的传统在美国人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
所以，哪怕在美国校园枪击案频发的今
天，政府想禁枪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
事，除非修改宪法。

对于欧洲殖民者来讲，他们对印第
安人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样：在英国殖民
地的边民眼里，一个最好的印第安人就
是死掉的印第安人；而对于法国殖民者
来说，一个最好的印第安人则是一个臣
服于法国的、信仰天主教的印第安人。

虽然英法双方对印第安人的看法
不同，但他们在北美洲的野心是相同
的：英国人希望在北美洲建立一个英国
的北美，法国人则希望在北美洲建立一
个法国的北美。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
就不可避免了。

从1756年至1763年，欧洲爆发了
“英法七年战争”，其实这场战争一直打
到拿破仑时代才结束。有人讲，这称得
上“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双方除了
在欧洲兵戎相见，还在北美和印度大打
出手。其中在北美的战争，被称为“法

国——印第安人战争”。
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国父”乔治·

华盛顿就是在这场战争中崭露头角的。
英国成立俄亥俄公司表面上是为

了经商，实际上是为了征战。法国人在
伊利湖的岛上修了一座城堡，以此为落
脚点，向内地前进。

当时，一群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来到
现在的匹兹堡，发现了几个英国人，立
即把他们抓了起来，送回自己的城堡。

针对这件事，一个亲英的印第安部
落抓了几个法国商人，把他们送到宾夕
法尼亚，英法两国的交锋就此开始。

当时，英属殖民地的民兵少校华盛
顿被选中执行一项任务——造访法国
人的城堡并要求他们从英国的地盘上
撤军。

这项任务很棘手，执行者需要勇
气、谨慎和充沛的精力。这些素质，华
盛顿恰恰全部具备。

于是，华盛顿带着一名法语翻译、
一名印第安语翻译，一路向北，途中要
经过400多英里（1英里≈1.61公里，下
同）没被开垦过的荒野。

在路上，一个叫吉斯特的人加入他
们的队伍，巧的是，他对这片荒野的情
况很熟悉。

不久，又有4个人加入队伍，其中
两个是印第安商人。

（摘自《世界历史很有趣：袁腾飞讲美
国史》袁腾飞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人鱼与她
梦幻童话

继母的争夺05

这些年我早已经死心，对爸爸没有
任何奢求。他不是坏人，只不过，有时
候懦弱糊涂、没有原则的善良人比坏人
更让人心寒。我平静地说：“嗯，知道
了。谢谢爸爸这次及时赶回来。”虽然
最后6个月一直是我在陪着爷爷，可爸
爸毕竟在爷爷闭眼前赶了回来，也跑前
跑后、尽心尽力地操办了爷爷的丧事。

爸爸担忧地说：“你这孩子，没有和
我商量，就为了照顾爷爷把工作辞了。
现在工作不好找，你得赶紧……”

“爸，妈让你帮我收拾行李。”沈杨
晖站在楼梯上大叫。

爸爸不得不说：“我先上去了，反正
你记住，赶紧找工作。闲得太久，就没
有公司愿意要你了。”

我跟在爸爸身后上了楼，走进自己
的屋子，把律师给的文件锁进抽屉里。
隐隐约约间，我感觉自己好像遗漏了一
件什么事，可继母尖锐的声音时不时响
起，搞得我总是静不下心来想。

我索性走到窗边欣赏风景，不管什
么事，都等他们离开了再说吧！

几条龙吐珠的翠绿藤蔓在窗外随
风摇曳，一朵朵花缀在枝头，有的刚刚
绽放，仍然雪白；有的正在怒放，洁白的
花萼含着红色的花冠，犹如白龙吐珠。

我微笑着勾起藤蔓，随手摆弄着，
今年一直没有工夫修理花木，龙吐珠的
藤蔓竟然攀到了我的窗边。

突然，我想起一直隐隐约约忘记的
事情是什么了——那个昏倒在我家院
子里的男人！

我懊恼地敲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我
竟然忘记了家里还有一个陌生男人！

我扶着窗框，从窗户里探出身子，
向下看去，在层层绿叶、累累白花之下，
那个黑色的身影十分显眼，他一动不动
地坐着，好像已经睡着了。

我刚想出声叫他，又想起继母正在
收拾东西，没必要节外生枝。我顺手掐
下一枝龙吐珠花，用力朝他扔过去。

大概听到了动静，他立即抬起头看
向我，眼神凌厉，表情森冷，就像一只杀
机内蕴、蓄势待发的猛兽。我吓了一
跳，虽然我用了很大力气，可一枝花就
是一枝花，不可能变成杀人利器。在微
风中，白萼红冠的龙吐珠花朝着他飘过
去，颇有几分诗情画意。他将眼内的锋
芒散去，微微眯着眼，静静地看着花飘
向他，直到花就要落到他脸上的一瞬，
他才轻轻抬起手，接住了花。

这一刻，香花如雪，他指间拈花，慵
懒地靠在藤椅上，隔着丝丝缕缕的藤
蔓，半仰头看着我。那只是一个平凡、
落魄的男子，没有丝毫骇人的气势。我
终于敢将憋在胸口的一口气轻轻吐出
去，只觉得双腿发软，要撑着窗台才能
站稳。

这究竟算什么破事？一时好心收
留了一只野猫，可我竟然被野猫的眼神
吓得差点跪了。

我板起脸，狠狠地瞪着他，想表明
我才是老大，爸爸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小螺，我们走了！”
我再也顾不上和一只没有家教的

野猫计较，匆匆转身，跑出了房间。
爷爷因为风湿病，楼梯爬多了就膝

盖疼，后面几年一直住在楼下的大套间
里，那儿既是他的书房，也是他的卧
室。我经过时，无意中向内扫了一眼，
立即察觉不对，仔细一看，博古架上的
那面镜子不见了。

“杨晖，快点！再磨磨蹭蹭，当心买
不到票！”继母已经提着行李箱走到了
院子里。

我几步冲过去，挡在院门前，不让
他们离开。

继母立即明白了我的意图，她尖锐
地叫起来：“沈螺，你想干什么？”

爸爸不解地看着我：“小螺？”
我说：“把爷爷的镜子留下。”
沈杨晖很冲地说：“镜子？什么镜

子？我们为什么要带一面破镜子回上
海？除了礁石和沙子，上海什么东西不
比这里好？”

我冷笑着说：“那的确是一面破镜
子，不过就算是破镜子，那也是清朝时
的破镜子，否则杨姨怎么看得上眼？”那
是当年爷爷的阿妈给奶奶的聘礼，据说
是爷爷的爷爷置办的家产，除了一面铜
镜，还有一对银镯、一根银簪，可惜在时
间的洪流中，最值钱的两样东西不知道
去了哪里，只留下了一面铜镜。

爸爸看了一眼紧紧拿着箱子的继
母，明白了，尴尬地看看我，又看看老
婆，一如往常，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继母发现藏不住了，索性不藏了，
盛气凌人地说：“我是拿了那面旧镜子，
那又怎么样？那是沈家的东西！整套
老宅子都给了你，我给杨晖留一份纪
念，难道不应该吗？”

（摘自《那片星空 那片海》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